
?日谈
银柜背后的较量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18
2021 年 5月 27日 星期四 首席编辑∶吴南瑶 编辑邮箱：wup@xmwb.com.cn

铭
记
一
生
的
拥
抱

梁
波
罗

    2016 年 5 月下旬的
一天，作家马尚龙给我来
电话，说是有一位活着的
“小老大”想见见我。老人
原是上海市政府参事室
的离休干部，年已近百，
心心念念想见“小
老大”一面，老人
家属于是委托他
来征询我的意见。
我慨然应允。试
想，进入新世纪，
幸存的地下工作者
已属凤毛麟角，高
龄尚健在的就更为
罕见了。我急切地
想了解这位叫刘燕
如的百岁老人，经
历了几多风雨，是
如何挺过来的。
影片《51号兵

站》自 1961年问世以来，主
人公梁洪?以掩饰身份的
“小老大”（帮会关门弟子的
特定称谓）不胫而走。以后
若干年里，不少从事过地下
斗争的同志统称自己是某
地区的“小老大”，其实未必
与帮会有何干系。
几天后，一个春雨霏

霏的早晨，我们在徐汇区
一个平凡的小区里，拜见
了这位不平凡的独臂英
豪。进门后，他看着我跷起
了大拇指，连声说：“梁波
罗同志，你演得好，很真
实，‘小老大’在我心里！”
滚瓜烂熟的说辞，显然是
经过练习的。我正待回应

“您是真英雄”之类答词
时，他突然趋向我，?左臂
紧紧将我环拥。这出人意
料的见面仪式着实惊到了
我，没想到百岁老人居然
有如此强劲的臂力！他紧

夹着我，分明可以
感受到他的鼻息和
心跳，却再也说不
出话，仿佛定格了！
在场的人屏息注视
皆不知所措。在沉
默中，肢体语言传
递给我的信息是：
老人的思绪正回到
从前，驰骋在抗战
的征程中，把我视
为了当时的战友。
我感同身受。保持
着原来的姿态，不
至惊扰他，任其将

蓄积已久的激情汹涌喷发
出来。此时无声胜有声，我
的心灵被震撼了，泪水便
不由得滑落了下来。
须臾，他终于回过神

来，瞬间切回到当下的频
道，放开手拉我坐了下来。
他回忆说，1942年他受华
中局城工部领导，为协助
淮南抗日根据地来上海采
购、运输军?物资；而我演
的“小老大”是负责提供苏
中根据地的物资供应。虽
然地域不同，但工作性质
是一样的，全国一盘棋嘛！
他朗声笑起来、声如洪钟。
他还告诉我从 50 岁开始
学着?左手写字，这本《傲

霜斗雪》，硬是凭着毅力花
了几年工夫写成的，他当
场送给我一本，我也还赠
了新作《艺海波澜》。

话匣子一经打开，如
滔滔江水奔腾不息，他讲
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今天，
特别想念离开我们的同
志！”而且，特别强调“今
天”！
他女儿见父亲

说得倦了，安排他
小歇一会，同时招
呼客人品尝她准备
的茶点。她告诉我说：“爸
爸为了这次会见，足足准
备了三天，还反复练习；今
天上午跟您说的话，比他
一个星期跟我们讲的话还
要多！见到您他显然极度
兴奋，回忆起当年峥嵘岁
月的战斗经历了！”她继而
悄声道：“今年是爸爸百
岁，我们要为他庆生。问他
还有什么心愿没有了却
啊？他想了想说希望见见
‘小老大’，虽然这事有些
为难，做子女的总要满足
老人家的心愿啊，所以才
惊动了您，谢谢您专程来
看望他……”“应该的、应
该的。”我喃喃地说。其实，
此刻我已语塞，一时不知
该说些什么才好。
面对着这样一位党龄

与我年龄相当、为抗战作
出杰出贡献的老特工来
说，我只是个再普通不过
的演员。60年前演过的一

个地下工作者，不想竟然
会在这个特殊观众的心中
烙下如此深刻的印痕！让
我感动，令人振奋，惊叹红
色经典的力量。
红色经典人物，不仅

影响着观众；其实，何尝不
也在不断叩问着演员本
身？我创造了角色、诠释了

人物，“小老大”却
不断反哺、教育着
我。今年恰逢此片
公映 60周年，我觉
得“小老大”从来没

有离我远去，虽然我已白
发苍苍，梁洪却依然英气
逼人！这就是电影的神奇
之处！
不知是老人家有意安

排还是巧合，那天其实是
个极不平凡的日子。67年
前的 1949 年 5 月 27 日，
正是解放上海的日子，为
了迎接这天的到来，多少
个刘燕如坚持战斗在隐蔽
战线上，配合着解放军在
主战场对敌人以摧枯拉朽
之势的正面交锋，才赢得
了全面的胜利。而刘老正
是这段光辉历史的亲历
者、见证人！告别时，我还
他一个深情而热烈的拥
抱，表达了后生晚辈对革
命前辈的致敬之情。
从那天起，一位独臂

百岁老人，一个带着传奇
色彩的抗战老兵，载入了
“小老大”的谱系里，同时
也驻进了我的心中。

是天意，也是巧合，也
许更是他自己的选择。整
整一年后，2017年的 5月
27日，庆贺过百岁生日，
也过完了对他具有特殊意
义的上海解放 68 周年纪
念日，刘燕如老人在瑞金
医院与世长辞，无憾地去
天上与他魂萦梦绕的战友

们会合去了。
今年 5月 27日，我们

在纪念上海解放 72周年的
日子里，也默默纪念着这位
抗日革命先驱，他离开我们
整整四年了。我与他虽是半
日之交，然记忆深刻，尤其
是那个拥抱，虽一瞬却永
恒，让人铭记一生。

毛泽民秘闯上海滩
黄沂海

    中国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
共十分重视隐蔽战线的作用，即
使在根基相对薄弱的金融领域，

也积极地组织、从事革命活动，有
力地支持了正面战场的对敌斗
争，抒写了一则则惊心动魄、可歌
可泣的英雄战史。 ———编者
真是雪中送炭啊！1937年乍

暖还寒时节，长期遭到国民党的
经济封锁，又刚刚经历了两万五
千里长征消耗的中央红军，物资
匮乏，经费奇缺，一分钱恨不能掰
成两半来花。紧要关头，一笔凝结
着国际工人阶级深情厚谊的巨额
美钞，从法国秘密地运到了上海，
这是为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而募集的。

谁来上海取这笔巨额捐款？
党中央想到了天生有着经济头
脑、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
银行行长的毛泽民。
十里洋场上海滩，对于毛泽

民来说并不陌生。1925 年冬和
1931年初，毛泽民曾两度来到申
城，出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
理，担负党的“出版印刷发行之总
责”，筹建秘密印刷厂。此番重回
黄浦滩头，毛泽民的头衔已变作

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全国性银
行的“大掌柜”，他这个行长的“上
海之旅”，并非如旁人想象的那么
潇洒光鲜，更觉肩上的责任重大。

说起来，要把这笔巨额美钞
捐款转化成“革命资本”，首先要在
上海兑成当时国内通?的法币，然
后设法送到设在西安的红军联络
处，再由
联络处购
置部队急
需的军?
物资，转
运支援前线。不过，从上海到西安，
从美钞到法币，地理的跨越和币种
的转换的背后，更有着风潇雨晦的
政治阻难。蒋介石虽然表面赞成
“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实质上其
“剿共”之心依然根深蒂固。

为使钱款尽快变为痛击日寇
的枪炮子弹，毛泽民也曾琢磨过
“摆得上桌面”的正规操作路径，
即在西安开设一个钱庄，按照钱
庄的业务手续，将捐款从上海划
至西安，汇路畅达，万无一失，既
稳妥，又便捷。只是，他试图以西
安某家媒体的名义向国民政府有
关部门提出申请，但未获批准。无

奈之下，只好采取“暗度陈仓”的
地下运送方式了。

1937年元宵节刚过，毛泽民
率领中华苏维埃政府负责经贸工
作的几员精兵强将从延安出发，
风尘苦旅到达上海，为了遮人耳
目，夫人钱希钧也一起随行。

初抵申城，在上海地下党的
协助下，
他们对外
开设了一
家纸行，
专营批发

业务，毛泽民化名周彬充当“老
板”，钱希钧自然就成了“老板娘”，
夫妻俩还在愚园路永昌里租了一
座独门独院的三层小楼作“公馆”。
一切安排就绪，毛泽民约见上海地
下党负责人潘汉年，从他手中接过
了那笔巨额捐款，隐藏在永昌里“公
馆”内。为了款项的绝对安全无虞，
毛泽民再三叮嘱，莅沪同志之间必
须单线联系，无特殊情况不得随意
出入“公馆”。

如何将美元兑换成法币？毛
泽民煞费苦心，采?化整为零的
方法，大行“蚂蚁搬家”之道。白
天，他西装革履装扮成“大款”模

样，前往各家银行或交易所兑换
钞票，因怕露出破绽，每次兑换的
金额还不能太多，因此他一天进
进出出要跑好几趟。由于小额兑
付进展较慢，毛泽民再生一计，干
脆将钱买成公债，翌日抛出兑成
现钞。隔段时间，他又将钱藏入夹
层皮箱里，遣人分批送往西安红
军联络处。临行前，毛泽民?暗语
向西安发去电报，联络处便派小
车到站台来接应，免除了出站时
繁复盘查。
神不知鬼不觉，经过四个多

月的紧张运作，巨额捐款终于从
国民党的眼皮底下悉数运出。“八
一三”之战打响，陆续送别几位伙
伴，毛泽民最后撤离。那天，上海
火车站逃难人群簇拥成团，满目
狼藉，车门堵了个水泄不通。毛泽
民急中生智，佯称自己是新闻记
者赶着去采访，一片混乱之中，从
窗口爬进了缓缓驶动的列车，日
夜兼程赶赴延安……

犹忆江南桂花时
武夫安

    我走进江南水乡的小院的时候，正
是桂花飘香的季节。

院墙角上长一棵桂花树，从我进入
院子开始，覆盖了我的嗅觉，继而掠夺到
了我的视野，细小的花瓣挂满了树枝。我
在这座小院住了 10天时间，桂花就成了
我生活中的主要色彩和味道。

院子是个仿古的四合院，白墙黑瓦，
檐廊迂回，花香伴着鸟鸣，很难想象把繁
华热闹的国际大都
市上海与安宁静寂
的小院联系在一
起。这里就是上海
市作家协会位于崇
明区绿华镇的农村题材写作基地。茶余
饭后，我常常和同来的文友，在院子里闻
着淡淡花香散步、聊天，话题随着花香，
不知不觉，桂花树的影子在白色的墙上
移来移去。

徐大隆就是上海作家协会负责接待
我们的老编辑，他原来在《上海文
学》做编辑，虽然已经退休多年，
但是依然还在为作家协会的事情
忙碌。

闲暇之余，我经常和大隆兄
走出院子，到附近散步。在我们居住的院
子的对面住着一户人家。此人姓宋，今年
60多岁早年间从上海搬到此地居住，看
到我们走来，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们家
作客，参观他们的橘园，品尝他家的橘
子。院子里不但种上了橘子、无花果，还
种了各种各样的花木，比如桂花。说到桂
花大隆兄讲了一段他与桂花的故事，当
年单位给他分了一套房子，尽管仅仅只
有 17平方米。那是一座三层小楼，有一
个一平方米的天井，天井尽管小，也是楼
里居民休闲、聊天的好地方，大隆兄便在
天井的一角挖了一个坑栽上了一棵桂花
树。随着岁月的更迭，桂花树生根发芽，
渐渐长大，每年到秋天桂花树香气四溢
覆盖了整个弄堂，邻居们在花香里品茗、
聊天儿，人闲桂花落，从春天发芽、夏天
绿荫匝地。到秋天花落，每一个细节和过
程都成了居民生活的一部分。有一年，楼
上的一家邻居装修，装修工不小心将装
满涂料的桶打翻，白色的涂料，从楼上的
窗口斜喷而下，不偏不倚，把楼下的桂花
树粉刷了一遍。这个意外给生长多年的
桂花树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不久，桂花树
先是叶子枯黄，继而落叶干枯……

最初，这棵桂花树的干枯，并没有引
起这个小院多少人的注意，到了次年的

秋天，小院的居民才感觉到院子里少了
桂花香，没了桂花香，整个小院像丢失了
一个季节，一样的秋天去哪儿了？
后来，徐大隆搬离小院居住，但是心

里还是一再惦记着桂花树的事。
我们在老宋家院子聊天时得知老宋

家有栽培了多年的桂花树苗，苗大龙兄
本来多笑容的脸上绽开了一朵一朵的桂
花一样的笑容。于是商量购买，憨厚朴实

的老宋却说你们返
程时送你一棵就
是，说什么买呢。
临近返程的头

天下午，老宋就把
桂花树根连同裹着的一大坨泥土很认真
地挖了出来，然后?草绳把桂花树的根
部的泥土，花式捆绑起来，生怕根部的泥
土会松散开来，其实树和人一样，故土难
离。民谚说，人挪活，树挪死。其实一棵树
的恋土的情节比一个人对故土的依恋更

要强烈得多。一个人换了环境生
存，天时地利人和的话，发展前
景，有可能更好。

告别老宋，大龙兄将买树的
钱交给了老宋，老宋却一再推托。

回到城里，徐大隆当天就和几个文友闫
平，朱劲南等一起，把这棵树栽到了院子
里。关于桂花树的话题又开始在院子里
飘香。
桂花和诗是永远分不开的话题，徐

大隆是个把桂花和诗紧紧联系在一起
的人，早在 2012年中国作家协会部署
各省市区作家协会之间相互结对子帮
扶活动，上海作家协会和新疆作家协
会就结上了对子，新疆作家协会就成
了上海作家协会对口帮扶的对象，截
至 2020年，上海作家协会先后为新疆
作家成功举办了 9 期作家培训班，来
自新疆的各族各民族作家在上海参加
了“新疆作家创意写作培训班”。年年
桂花开，年年新疆作家来。一批批新疆
作家在成长，有的在文坛上取得了骄
人的成绩。唯一不变的是作家培训班
的辅导员是徐大隆，徐大隆人虽然退
休了，可是岗位没有退休。作家学员年
年是新面孔，接着新面孔变成了熟面
孔，这些年培养的作家遍布天山南北，
像上海小院里的桂花年年飘香在天山
南北广袤的绿洲之上。
上海作家协会文化润疆的努力已经

在新疆大地上挥毫泼墨近 10年了，徐大
隆就是磨墨的人之一。

过吴王堤
（外一首）

秦史轶

    空濛晴色总疑春，花
落风归拂旧尘。

已是精魂逾百代，空
留形状几多身。

吴王堤直苍梧折，越
国草青啼鸟新。

图霸知深缘是浅，门
悬楼迥诉何人。

三山岛北山赋得
棟树如云落碧波，辞

春需得摘藤萝。
潮平胥母危峰直，日

丽余鱼访客多。
沧海曾留精卫石，蓬

莱此刻叶婆娑。
乘闲一日听鸣鸟，载

酒去来竟渡河。
注：胥母山，又称莫釐

山，即今江苏吴中洞庭东
山也。昔《方舆纪要》莫釐
山“谓子胥尝迎母居此”，
故名。
注： 传阖闾有女名胜

玉，竟为未食全鱼而自缢。
今山前庙书其护国保民，
云云。

责编：龚建星

从淮海路到十六铺码头
梁永安

    初夏的微凉中，从淮海路陕西南路，不知不觉走到
了外滩十六铺码头。
靠近陕西南路还有不少老弄堂，尽管是阴天，弄堂

的过道上还是挂出了老老少少的衣服。上海人见缝插
针的精细填满了生活，在逼仄的空间里过得有滋有味。
弄堂口有卖福利彩票的站点，鱼钩一样悬挂着幸福的
想象。
走着走着，忽然看到“团中央机关旧址”的大牌子，

上海现代史的红色踪迹豁然显现。整个上海的“红色革
命纪念地”有 1000余处，不知有没有人全都看过？最著
名的当然是黄陂南路上的中共一大会址，游人不断。两
个中年女游客举起右拳，似乎在宣誓“不忘初心”。
一大会址在新天地，据说 30%?的是老街坊的砖

石。据有关部门 2020年底的统计，上海居住着大约 46

万外国人，其中没来过新天地的恐怕不多。酒吧、咖啡
馆、画廊、时装店、艺术工坊、主题餐馆、影院……五颜
六色，洋风浓浓。两个女生一身亮色从一大会址走
过，时空顿时变得若即若
离。
越过西藏南路，进入

豫园老城厢。往日熙熙攘
攘的大境路寂然无声，仔
细看，原来这一大片旧街
区已经被征购，要进行整
体改造。时间在这里打了
个结，结束了百年老街的
历史。站在一个墙外的水
槽边看了又看，曾经有几
代人在这个水龙头旁操持
着油盐柴米，那些苦辣甜
酸，那些嫁娶和生死，都将
消失无形。渐渐走近十六
铺码头的老街道，这里也
动迁了，没有居民的街道
上，走着外地来的游客。终
于来到十六铺码头，浦东
的高楼冲天耸立，犹如另
一个世界。记得上世纪 90

年代初，东方明珠电视塔
竹笋似地从地下钻出来，
越长越高，变成新上海的
象征。上海没有山，一切建
筑都失去了自然的衡量，
人的野心永远天天向上。
再过几十年，这将是一座
什么样的城市？超出所有
当代人的想象。

    明 日 请
看《红色兄弟
战斗在金融
心脏》。

红旗飘扬绮云阁 （纸本水墨） 李 言


